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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您的心声，期待
您的短信留言。

【油菜花】

油菜花田宛如一片被阳光点
燃的金海，微风拂过，层层花浪似
金色绸缎般翻涌不息。每一朵油菜
花都像是被精心打磨的钻石，在阳
光的轻抚下闪烁着光芒，尽情展现
着属于自己的春日风姿。那花瓣如
同训练有素的舞者，轻盈飘落，恰
似金蝶在风中演绎着一首浪漫的
圆舞曲，为大地悄然铺上一层柔软
且华丽的绒毯。

——张消寒

每逢清明时节，春风不燥，
桃红绿柳，整座城都像被涂上
了鲜明的色彩，这也意味着已
告别了寒意料峭，迎来了温暖
的新绿。破土而出的青苗，揉了
揉惺忪的眼，用力伸了个懒腰，
瞬时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活力，
花儿也在如烟似雾的春雨下含
苞待放，散发着阵阵幽香。春落
清明，暖春到了。

——曹晓雯

【春落清明】

春日总是这般美好，微风轻拂，带
着独属于这个季节的温柔与灵动将整
个世界唤醒。清晨，第一缕曙光划破天
际，春风也跟着来了。它就像个轻盈的
舞者，迈着优雅的步子，在大街小巷间
穿梭。我在街头漫步，那风，轻轻缓缓
地吹过我的脸颊，像母亲的手，有点温
暖，又有点痒痒的。这让我想起那句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可不就是眼前这风的写照嘛。

——陈女女

【暖风】

春寒料峭的傍晚，我在街角的小菜馆点了
盘凉拌荠菜。青瓷盘里堆着碎玉般的嫩叶，上面
淋着琥珀色的香油，浮着几粒白芝麻。筷子尖刚
触到菜梗，忽然被某种熟悉的气息击中——那
是混着露水与泥土的清香，是蛰伏在记忆深处
的味觉密码。

小时候的我总是在清明节前后，跟着母亲
挎着竹篮去田埂挖荠菜。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尽，
草叶上的露珠沾湿布鞋，母亲的蓝布衫下摆很
快洇出深色的水痕。她教我辨认荠菜锯齿状的
叶片：“要挑叶子厚实的，根须发白的才鲜嫩。”
那时不懂什么叫“翡翠色”，只觉得挖满一篮时，
嫩绿的菜芽在竹篾缝隙间探头探脑，像极了刚
孵出的小鸡。

灶屋的土锅里咕嘟咕嘟煮着玉米粥，母亲把
荠菜择洗干净，在滚水里焯两下，捞出时满屋子
都是清苦的香气。她将菜攥成拳头大的团子，用
刀细细剁碎，拌上自制的豆瓣酱，再淋一勺熬得
金黄的猪油。木筷挑起时，翡翠色的菜末裹着油
花颤动，混着玉米的甜香，能让人连吃3个煎饼。

马齿苋是盛夏的馈赠。晌午的日头毒得能
晒化柏油路，我们却蹲在菜园边的土埂上，专挑
那些贴着地皮长的暗红色茎秆。母亲说这种野

菜“不怕旱，越晒越精神”，焯水
后凉拌或是晒干了蒸肉，都有股

独特的酸鲜味。记得有
次我贪嘴吃多了凉拌马

齿苋，夜里闹
肚子，父亲背

着我去邻村诊所。我听到走在月光下的
玉米地沙沙作响，隐约看到露水打湿了
他的后背。

最难忘的是深秋的蒲公英。田野里，
蒲公英撑开一把把小伞，白茫茫一片，风一吹
就飘去四方。母亲把蒲公英的根挖出来，洗净
切片晒干，说是能当茶喝。有年冬天我感冒发
烧，她守在床边用陶罐熬蒲公英茶，苦得我直咧
嘴，却又带着回甘。窗外的雪簌簌地下，土炕烧得
暖烘烘的，母亲鬓角的白发在煤油灯下闪着光。

如今在城市的霓虹里，精致的餐厅把野菜
做成了怀旧招牌。玻璃柜里的荠菜被修剪得整
整齐齐，包装纸上印着“有机种植”的字样。可当
我夹起一筷放进嘴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不是露水的清冽，不是灶火的温度，更不是母亲
在旁絮絮叨叨的叮嘱。

去年清明回乡，老宅的土墙上爬满了爬山
虎，曾经的菜园变成了杂草丛生的荒地。邻居说
现在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田埂上的荠菜没人
挖，长得尤其高。我蹲在田边，指尖抚过熟悉
的叶片，突然想起母亲临终前攥着我的手
说：“城里再好，也别忘了咱们这土腥味。”

暮色中的小菜馆渐渐热闹起来，邻桌的
姑娘举着手机给荠菜拍照，滤镜下的翡
翠色鲜亮得刺眼。我望着窗外闪烁的车
灯，忽然明白那野味里饱含着一代人
的童年。而那片永远鲜活在记忆里
的翡翠色，终究成了回不去
的乡愁……

一片翡翠色的乡愁
■丁兆永

雨润清明
■赵强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清
明将至，和煦的阳光洒向山地，山坡上艾
草茵茵，柳树青青，目及之处一派盎然生
机。此时的我却无意赏景，只想闭目于春
风中，静静地追忆惆怅、思忆沉思。

清明于我，是一首潜藏心底、天真无
邪的诗。不过说来也惭愧，懵懂的儿时，
也不懂得节令的意义。每至清明，大人们
会把我们几个小孩子丢在家里，然后他
们拿着事先准备的糕点、水果、熏鸡等，
表情凝重地向着山上走去。

事后我听说，大人们都去山上扫墓
了。我们小孩子也不懂大人们每逢清明
的哀思，只顾在院子里你追我赶、嬉戏玩
耍，好不热闹。当然，也无法体悟到诗句
中“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所蕴含的深意。
时隔多年，又至清明，一场春

雨过后，青青的草木肆意疯长着，
也让我的情思蓦然滋生。那天，春
风拂面，伴着绵绵细雨，我走过那

条蜿蜒崎岖的山路，
爬上山坡，庄严肃穆
地来到亲人的墓前，

轻轻地拂去墓碑上的尘埃，送上一束鲜
花，敬献一杯清明茶。刹那间，眼底的
泪珠已止不住流泻……在雨中，在墓
前，心中也有股股暖流经过。我仿佛又看
到爷爷，看到了雨滴幻化成他那双闪烁
而又慈祥的眼眸，还有那藏匿于花草背
后一张张熟悉的脸庞，像是在微笑着向
我点头示意。

可敬的爷爷永远离我而去了，已不
在世间。但在我的心里，却永远有关于他
的深刻印记：一件风衣，一顶旧草帽，粗
糙的手掌，轻柔言语，悠悠在空气中荡
开，萦绕耳际……

“烟雨十里春深，落花轻覆草痕。陌上
青青柳色，心中念念故人。”清明的思念，
让爱恒久长存。如今，清明的思念，如山脚
下的溪流柔情绵延；清明的问候，在我的
心湖荡漾起涟漪，借助缕缕春风的恩泽，
传递我至真至诚的怀念、祝福与感恩。

清明将至，天空又飘起了雨丝，带来
了薄薄的凉意。又是一年清明时，只希望
我的亲人一切安好。

几度清明，几多思念。夜已深，雨还
在不停地下着。

人生感悟

细碎的阳光在女儿齐耳的短发上跳
跃。她踮脚站在镜子前，小手捏着两缕发
尾，试图将它们拉长，像攥住一截未完成
的梦。这场景让我想起她刚出生时，胎发
柔软如蒲公英的绒球，如今却成了她与
我的战场——她渴望长发及腰，我却执
着于短发的利落。

3岁那年，她将口香糖揉进发丝，剪
刀“咔嚓”一声落下，碎发如蝴蝶般飘散。
她盯着镜中的自己，突然咯咯地笑出声：

“妈妈，我像个小蘑菇！”那时的她，尚不
懂长发与短发的界限，只觉得头顶轻快，
跑起来风都追不上。

大班开学后，女儿迷上了童话绘本里
的长发公主。她用蜡笔在画纸上涂抹金色
波浪，用纱巾绑成马尾，甚至偷偷攒下早
餐盒里的皮筋。某个黄昏，她攥着童话书
上女孩编辫子的图片冲进厨房：“妈妈，我
也想留这样的头发！”

我搬出“短发宣言”——晨起梳洗省
时、运动后不黏脖颈、冬日戴帽子不臃
肿。她却仰起脸，用稚嫩的哲学反驳：“可
是长头发会跳舞呀！”窗外的合欢树正簌
簌落花，粉色的绒花掠过厨房的窗户，恍
若某种温柔的挑衅。

有一天，女儿从幼儿园捧回一簇野菊，花
茎上缠着几根长发。“这是小美的头发，老师帮
她编花环时掉的。”她的语气带着敬畏。原来孩
子的愿望，也像蛰伏的种子，终会破土。

某个周末，
我替她修剪刘
海时，发现她悄悄藏起
梳子上的断发，用纸巾
包好塞进抽屉。我突然心软：她正在用
笨拙的方式，收藏对“长大”的想象。

一年级开学初，去理发那次她闹
得最凶。她死死攥住胸前的蝴蝶结，哭
得打嗝：“我不要当蘑菇头……”我摸
着她后颈细软的绒毛，想起今春她追
着风筝奔跑时，短发被风吹得向后飞
散，像朵倔强的小葵花。我告诉她：“我
们可以试着留到肩膀，但你要自己学
会梳头。”她欢呼着扑进我怀里，发丝
蹭过下巴，痒酥酥的。

如今，她的头发已垂至肩胛，细软如
初春的柳条。晨光里，她对着镜子笨拙地
编辫子，皮筋总在最后一步断开。我不动
声色地接过梳子，指尖穿梭在她的发间。
她回头冲我笑：“妈妈，我的头发会碰到
星星吗？”我忽然想起那些为短发与长发
争执时的争执，或许终将沉淀成她成长
年轮里的一圈暖色。

或许头发长短本无关紧要，重要的
是，她在学着用发丝丈量世界，而我在学
着松开掌心，让她的童年像藤蔓般自由
攀爬。窗台上的绿萝正抽出新叶，而她的
头发，终将在某个夏天，长成一片属于自
己的荫凉。

“倔强”的头发
■子安

生活手记

花开诗旅早春的诗
■祝相宽

你家小院子里的杏花开了

你的诗句带着新春的芬芳

我还是想请你到大河堤上走一走

看看大河滩里，一片连一片的杏花桃花

开成了汹涌的海

看看大平原上，一块接一块返青的麦田

翻滚着兴奋的浪

你听见从梨园飞出的孩子们的歌声了吗

不远处，一列高铁正穿过我开花的家乡

愿你的诗也从小院子里走出来

让我读出这个春天的大

大手笔大写意

大胸襟大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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